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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吉拉·卡特（Ａｎｇｅｌａ 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４０－１９９２）是当代英

国文坛备受关注的一位女作家，《新夏娃的激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卡

特通过主人公的一系列遭遇，揭露了父权社会中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指出社会性别是一

种建构。她在消解男性霸权的同时，也否定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建立女性霸权的构想。在卡

特看来，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任何一方的霸权都

是人类幸福生活的羁绊。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新夏娃的激情》；女性主义 

 
安吉拉·卡特（Ａｎｇｅｌａ 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４０－１９９２）是当代英国文坛

备受关注的一位女作家，被赞誉为“二十世纪最让人怀念的作家之一，较维吉尼亚·伍尔

夫更令人瞩目”［１］。她的创作体裁多样，风格颇具独创性。卡特一生积极投身于妇女

解放运动的洪流，“大胆地向父权制和男子中心论挑战”［２］。 

《新夏娃的激情》是卡特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１９７７年。卡特通过主人公的一系列

遭遇，对男性霸权与女性霸权分别予以消解。在卡特看来，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建立在相

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任何一方的霸权都是人类幸福生活的羁绊。 

一、揭露女性生存状况 

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圣经·旧约》说神趁男人入睡之际，取下他

身上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女人因此成为男人的从属品，其存在是为了排遣男人独居的

寂寞。一些提倡自由平等概念的思想家也未能摆脱男权制文化的窠臼，认为女性屈从男性

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卢梭就曾在书中写道：“女人一生的教育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

系而制定，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照顾男人，要

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３］ 

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是准则，居于主导地位；女性被视为“他者”，游离于社会生活

主流之外，是被边缘化了的群体。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作为男权制的典型思维模式，漫布于

社会观念和制度中，制约着思想的自由发展。正如女性主义者奥德丽·罗德所言，“大多

数西方历史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阐释差异，束缚了人们的思想。”［４］所有事物都

被简单地划分为黑白两极，“两种具体的性别被简化为一种性别和它的负面”［５］。在

这种以父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对女性属性的界定和评价依照男性的眼光，从

男子的立场出发，女性被贬低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无法真正寻找和保持自我。 

《新夏娃的激情》中，父权社会中男女作为主体和他者的对立状态在艾弗林和蕾拉的关

系中展露无余。小说开篇，作者模仿色情小说中的猎艳情节，安排艾弗林和蕾拉进行一场

性爱的追逐。在这场追逐中，妖娆多姿的黑人脱衣舞女蕾拉施展各种手段，极力魅惑艾弗

林，让其一路尾随至住处并同居数日。当蕾拉堕胎不慎必须切除子宫时，艾弗林不但没有

半句安慰的话语，反而质疑孩子是否亲生，并将一切责任推到了蕾拉的身上。在他看来，

女人天生就是个受害者：“天知道此外她还能喜欢什么，除了受害者的角色”。［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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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蕾拉手术后最需要人关心照顾的时刻，他无情地离开了她，开始自己的沙漠之旅。 

在艾弗林和蕾拉这段未果的恋爱中，艾弗林爱上蕾拉不是因为蕾拉的天真无邪、单纯善

良，而是因为男性荷尔蒙驱使下的难以遏制的肉体欲望。对他来说，蕾拉是“他者”，是

满足自己男性欲望的工具而已。正如艾弗林重生为新夏娃后，回顾过往岁月，她深刻意识

到当时的蕾拉“不可能客观存在，大多时候都是反映一个名叫艾弗林的年轻男子的肉欲贪

婪和自我厌恨”。［６］１９０艾弗林作为男性，处于等级制中的优等地位，而蕾拉则被

物化，被贬低于从属地位。如果蕾拉有事违逆了艾弗林的心意，他还会用皮带将蕾拉绑在

铁床上，用皮带抽打她。蕾拉为了获得艾弗林的爱，努力扮演着艾弗林男性意识中的一个

虚构，演绎着他的情色梦想。她的自我被彻底放逐，剩下的那个蕾拉只是夜夜靠欢歌艳舞

挣钱、回家后满足艾弗林性欲的“一块盛装打扮的肉”。［６］３１在这段感情中，蕾拉

充当的只是艾弗林的性爱玩具，她被沦为从属于男性主体的边缘人物，被压抑被排斥，完

全没有自我。 

贯穿整部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特丽思岱莎是女人受害者形象的银幕再现。特丽思岱莎完

全按照男人的审美标准和心理需求来塑造自己，成为整个男权社会所期待的理想女性。作

为好莱坞包装下的银幕佳丽，她是男人心目中的女神。艾弗林从小就迷恋她的表演，对她

十分仰慕。在特丽思岱莎看来，孤独和忧郁就是女人的人生，其主演的人物也是或疯癫或

被动或无助。她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将这些女人的脆弱和悲伤诠释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

她在银幕上的形象，折射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和幻觉。父权社会通过贬低和压制女性

的经验和地位，使得男性和男性价值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和女性价值处于屈从地位。“社

会上习以为常的女性心理气质、性别角色乃至社会地位状况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男权社会

所造成的，它具有明显的压制效果。”［７］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沦为脆弱被动的代名

词，特丽思岱莎的银幕形象是对父权文化的进一步宣传，使得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充斥

于社会观念、制度的各种罅隙间，造成人们的思维定势，约束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 

卡特在小说中深刻揭露了女性在现实中的可悲生存状况：她们在以男性中心主义为特征

的父权社会中被不断地边缘化，降为毫无意义的欲望的客体。通过这些揭露，她抨击鞭挞

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贬低，呼吁女性正确认识自己的客观处境，摆脱不幸的遭

遇。 

二、消解男性霸权 

当代女权主义代表波伏娃在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并不是

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８］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点明了社会性别是一种建

构，是人们在社会规范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下后天逐步形成的。男性“阳刚气质”和女性

“阴柔气质”的二元划分是男权社会两性不平等的产物，将女性与“阴柔气质”、男性与

“阳刚气质”相对应的做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卡特认为，女性需要警惕男性“阳刚气

质”和女性“阴柔气质”的二元划分，如果接受内化这种二元划分就意味着接受男权社会

赋予她们的消极的性别角色。她曾明言：“我的‘女性身分’是社会虚拟的，它被当作一

个真实的东西强加于我，丝毫不由我作主。”［９］ 

在《新夏娃的激情》中，卡特通过揭示社会性别的建构性，指出男性和“阳刚气质”、

女性和“阴柔气质”之间的虚构联系，解构了父权制度关于性别角色的二元划分。当艾弗

林被变性成为新夏娃，虽然手术让他拥有了堪称完美的女性身体，但他在心理上却未能实

现成功转变，他无法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为了逃避“母亲”将要在他身上实施的人工受

精，他连夜逃离罗敷，却未料被零和他的七个妻妾抓到，遭受零的蹂躏，成为他的第八个

妻子。在零的独立王国中，新夏娃除了忙于家务，还要满足零的肉体欲望，每日疲惫不

堪。这段难熬的时光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之前的生活，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男子中心主义有

失偏颇，并开始逐步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体。他称自己是一个进行中的女人，而且意识到有

很多女人一生正是活在这种对女性气质的模仿之中。此外，特丽思岱莎这位生理上的男

性，在爱上新夏娃之前始终以女性形象乔装打扮，其扮装表演如巴特勒所说，“暴露了社

会性别本身的模仿性结构”［１０］。新夏娃和特丽思岱莎社会性别的逐步构建，说明社

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多丽丝

《飘》中女性悲剧的生态女 



会性别是非自然的，一个人的身体和其社会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通过揭露社会性别是一种建构，卡特指出所谓的“阳刚气质”、“阴柔气质”并不是本

质属性，而是父权社会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由此消解了男性霸权话语。卡特认为根据

拉康的观点，没有人真正拥有先验的“菲勒斯”，所谓的男性“阳刚气质”不过是一种伪

装，而作为“他者”的女性则是伪装的重要道具之一。这一点在诗人零身上显露无遗。零

的独立王国是男性霸权的极端代表。在这里，女人没有一点地位，甚至连牲畜都不如。零

任猪为所欲为，却要求女人们绝对服从，稍有不从便棍棒相向。女人们每天除了伺候他寝

食，为他擦澡，还得跪下亲吻他的赤脚。在他看来，女人的灵魂比较原始比较动物，因此

不需要文明社会的诸多附带用品，所以女人们在家中连最基本的餐具都没有。当他和自己

的杂种猎犬一日三餐大鱼大肉时，他的妻子们却只能用猪食填饱肚皮。他甚至不允许妻子

们用正常的语言交流，她们只能发出类似动物的哼叫声。 

零通过不断贬抑和压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达到维持和强化其绝对统治的目的。正如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自己的房间》中所言，“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

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大谈女人的低贱，原因就在这里

了，女人倘若不低贱，他们自然无从膨胀。”［１１］零在家庭中高高在上的地位依赖于

女人们的虔信和顺从，妻子们“爱他的权威氛围，但那完全来自她们的顺从。他若独自一

人，根本什么都不是”。［１０］当褪去父权制赋予的光环，零事实上只是一个独眼独腿

而且不育的偏执狂而已。但令人叹息的是，零的妻子们不但没有认识到她们被奴役被欺凌

的悲惨境地，反而助纣为虐帮助零欺辱其他女性。通过描写零和他的八个妻子，卡特深入

探讨了两性关系这个长期以来很有争议的话题。卡特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两性问题的

看法常常拘于片面。横在妇女解放面前的大山，除了男性的偏见，还有女性自身的认识。

妇女的解放除了需要男性改变观念，还需要女性自身提高觉悟，冲破父权制文化的藩篱，

勇敢地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否定女性霸权 

一些女性主义者为了使妇女摆脱被动的地位，转而过度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主张以女性

为中心，幻想建立没有男人的世界。这类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

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

灭。”［１２］ 

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男权制社会持激烈而鲜明的反对态度，倡导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

化。在《新夏娃的激情》中，卡特笔下的罗敷就是这类激进女性主义者创造的世界。罗敷

是一个专属于女性的理想国，它地处广阔无垠的沙漠，在那儿连建筑都是模仿女性子宫而

建。她们以断柱为象征符号，自命为“阳具中心宇宙的阉割者”，［６］７２希望摧毁男

性为中心的价值文化，重建社会秩序。 

安吉拉·卡特创作这部小说，正值激进女性主义风靡之时。这些女性主义者视男性为敌

人，对他们充满仇恨，然而卡特对她们的主张并不盲目拥护赞成。在她看来，这种以女性

中心替代男性中心的做法也并不可取。罗敷的领袖———“母亲”在卡特笔下却并无多少

美感。“母亲”将自己化身为自我完足的繁衍力的象征，脖子像公牛般粗壮，她的皮肤皱

的像黑橄榄皮，四肢肥硕，而且通过移植技术她拥有两排乳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还

佩戴着黑色的假须。“母亲”暴力阉割了艾弗林，通过整形手术将艾弗林改造成为新夏

娃，并打算用艾弗林自己的精子让变性后的他受孕，创造一个女性自给自足的世界。但

是，新夏娃的形体是“母亲”的团队依照男性审美标准所公认的理想女性的体态，而“母

亲”转变新夏娃心理模式的方式是为其播放圣子圣母图片、动物中母猫带小猫、母狐带小

狐之类的录影带。“母亲”为转变新夏娃形体和心理采取的这些措施无疑表明激进的女权

主义者虽然立志消除父权暴力，但在思想上仍禁锢于传统的女性角色，未能摆脱传统男权

社会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霸权和男性霸权一样，无法缔造一个幸福的世界。“母亲”最终沮丧地意识到无论

如何努力，想停留住时间的努力终是徒劳，创造没有男性的乌托邦只是虚无飘渺的奢望。



她费尽心思设计新夏娃，本寄予厚望，希望她童贞生子，改变世界格局。然而，新夏娃最

终却和特丽思岱莎陷入爱河，并怀上了他的孩子。“母亲”最初设想的逐个破灭，让她精

神上遭受重创，濒于崩溃的边缘，最终她辞去了领袖职位，退居海边。在卡特看来，无论

男性抑或女性，要求对方单方面的服从都是错误的。“母亲”的失败说明纯女性乌托邦的

不合现实性，女性霸权同男性霸权一样，无法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 

四、结语 

在《新夏娃的激情》中，卡特通过主人公的奇特经历，对男性霸权和女性霸权皆予以否

定。而她心目中和谐完满的两性关系在新夏娃和特丽思岱莎的甜蜜爱情中得到了最好的阐

释。两者通过各自的独特经历，对异性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他们在平等尊重基础上萌生的

爱情是沙漠中绽放的最美花朵。卡特通过他们甜蜜的爱情，勾勒出幸福世界的轮廓，也寄

托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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